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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新住民姊妹，翻轉新幸福

「一開始，我每分每秒都在哭泣。後來，我只有關

在房間裡哭，出來就笑著面對大家，告訴自己一個人痛

苦沒關係，我可以救兩邊的家人。先生把錢都給我，婆婆

也拜託我不要回菲律賓，不然老公一定會跟我走。但我

那時沒有感覺到愛，當時只恨那些欺負我的人。」隨著小

孩慢慢長大，姬瑪堅強的站起來，堅持自己一定要學會

中文和融入臺灣文化，她趁家人出門上班，看電視自學

中文，看食譜學做臺灣菜，趁著送孩子去幼稚園的時候，

教小朋友英文，然後讓小朋友教她中文。姬瑪露出堅毅

的眼神，「想想，我是一個怎麼樣功課好的學生！我絕不

會讓我的小孩看不起我，認為媽媽是一個外國人不會中

文！我一定要看得懂聯絡簿、能夠管他們的作業、排解

他們的糾紛！」

後來，姬瑪得知也嫁來臺灣的妹妹莊蘭茜在臺北

聖多福天主堂服務，來到天主堂找妹妹吃飯。天主堂的

神父一聽到蘭茜的姊姊會中文、英文、菲律賓語，立刻邀

請她擔任秘書。姬瑪的老公知道後表示，「孩子都高中

畢業了，你原本也是唸秘書的不是嗎，去試試吧。」沒想

到老公會答應，姬瑪當下高興得跳起來，於是，她的人

生再度轉變了。

姬瑪在教堂幫助了許多家庭以及移工，她舉例，有

些先生來求助，因為老婆聽不懂中文，以為先生或婆婆

罵她，甚至懷著身孕但負氣要返回菲律賓，或是有些妻

子不滿的控訴：「為什麼我結婚要照顧你的父母？」姬瑪

說明，因為在菲律賓通常是女兒照顧自己的父母，而不

是媳婦，對她們來說，結婚是兩個人的事情，因此她會

認真的向他們解釋：「你嫁來，要瞭解這是臺灣的文化，

和菲律賓不同。」或是勸他們彼此要為孩子著想，她可

以協助他們不斷想辦法溝通。每次，當這些先生來跟姬

瑪道謝，這些妻子露出笑容願意回家，姬瑪感到好欣慰：

「我好高興自己有幫助到人，而且聽聽別人的故事，再

想想自己，就不再自怨自艾了！我的信仰支撐著我走過

來，從本來一個沒價值、沒人知道的人，去教會上班之後，

突然覺得自己有貢獻有能力！」嫁來臺灣 30多年，丈夫

為姬瑪感到驕傲，孩子們也都表現優秀，現在體貼又孝

順，事事為母親著想。姬瑪笑得開懷：「我現在真的覺得

自己好幸福、好快樂。過去那些曾經好痛苦的事情，那

些曾經那麼看不起我的人，現在再看，一點恨都沒有了。」

在臺灣扎根，活出一片蘭天

而姬瑪的妹妹莊蘭茜，在家排行第四，民國 79

年來臺幫傭，在返菲前由姬瑪介紹認識了現在的先

生，成為臺灣媳婦，婚後育有一對子女。回憶起幫傭

其間，雇主的太太不諳英語，蘭茜不會中文，以致生

活起居上誤解的事情層出不窮，如太太交代的事情無

法溝通，蘭茜只能從她的表情知道她很生氣，但卻猜

不出原因，必須等到雇主回來翻譯才能告知彼此。後

來，雇主的太太想到一個好方法，她做了一本中英對

照表如家中日用品、買菜等，而蘭茜購物時也會請商

家將價格寫在那本中英對照表上，順利找到了彼此的

溝通方式。但當初蘭茜也對於 24小時沒有休假、不

允許外出等等工作上的不合理待遇感到困擾，只是在

菲律賓找工作實在不易，生活困難，因此她還是選擇

來臺。蘭茜靦腆的說：「近來臺灣政府有注意到這部

分，同鄉的工作狀況有改善，也比較人性化了。」

回想起剛嫁來臺灣的時候，蘭茜也曾因吃不慣臺

灣菜等生活習慣的磨合而默默掉淚，但如今早已習慣，

自己也能煮上幾道臺灣菜。蘭茜提起外籍配偶常與臺灣

家庭有很長的磨合期，譬如飲食、語言、宗教信仰等文

化差異，以及婆媳相處或對外籍配偶的歧視。蘭茜沒有

公婆，大嫂是大陸籍配偶，彼此都是離鄉背井嫁來，所

以很相惜妯娌緣分。但蘭茜仍感受過社會上的歧視，有

一次她帶著就讀小學、有語言障礙的兒子搭公車，因為

孩子使用殘障優惠，公車司機誤以為他好手好腳卻使用

優待票占便宜，並認定蘭茜是照顧小孩的菲傭，因而不

顧蘭茜解釋，最後將他們趕下車。

即使如此，蘭茜仍努力經營生活。蘭茜每年會

帶孩子回菲律賓探望家人，每週日會帶孩子到聖多福

天主堂參加禮拜聚會，該教會是離鄉背井的菲律賓新

住民們相聚的場所，兩個小孩也因此能流利的以菲律

賓語進行日常對話。她也常跟教會的朋友們參加各地

活動，表演菲律賓舞蹈，不遺餘力讓臺灣朋友看見故

鄉菲律賓的活力！

當櫃姐遇見隨船而來的臺灣郎

菲律賓宿霧的黃姬瑪，排行 8個兄弟姊妹

中的老二，童年生活十分窮困，她說：「經

濟能力比較好的親戚們看不起我們，認為我們不可能上

大學，將來一定會學壞，所以我從小努力唸書，也不談戀

愛，國小到國中都是前幾名畢業。」因為家貧，姬瑪才3、

4歲的時候，父母曾想將她送給當老師、財力較佳的阿

姨，但就在她要坐船離開前，奶奶奔到碼頭將她「救」回

來，從此她每個周末和奶奶一起上教堂，信仰的力量深

植她的心中。姬瑪的努力獲得回報，考取了獎學金唸大

學，沒花父母一分錢。但到了大學所在的城市，姬瑪沒

有地方住，只好去投靠表姊，在她家幫傭打掃、整理家

務來交換住宿，但也只能睡在地板上。

姬瑪大學畢業後，在百貨公司打工當櫃姐，她形容

菲律賓人樂天、熱情：「我們看到外國人就很開心，我當

時看到許多菲美混血兒很可愛，夢想嫁給美國人，都會

寫信和美國人做筆友。」有天，一位長得像成龍的先生

經過了姬瑪的櫃檯，不小心碰到她的手，立即用英文跟

她鞠躬道歉，不一會兒，又回頭來找姬瑪問路。一個月後，

這位先生又來了，姬瑪才知道這位臺灣人在長榮海運工

作，隨船隻航行世界各地，有時 2、3個月才來宿霧一次，

每次只停靠 1或 2個小時。

然而從那時起，這位先生每次都會帶很多禮物給

姬瑪，例如整箱日本蘋果，讓姬瑪能分給朋友。「當時是

1984年，我上班一天的薪水才 12菲律賓披索。因為百

貨公司規定小姐不能直接收客人的禮物，他就傳紙條要

我下班去服務臺領包裹。像我很喜歡冰淇淋，但太窮吃

不起，他就寄放在服務臺，其實等我們下班打開來吃的

時候，早就都融化了！就這樣我們持續 2年的時間只靠

通信連絡，我寫信到世界各地給他，

讓他在船靠岸時能收到我的信。」

巨大的語言、文化與
信仰差異

姬瑪的媽媽看見她常帶禮物回家，擔心她怎

麼取得這些東西，「當我說我有一個朋友是外國人，我阿

姨就去逼問他是不是喜歡我，過幾天，我老公就帶了一

箱餅乾、罐頭到山上去找我媽問，願不願意讓你女兒和

我結婚了！」

但當姬瑪嫁到臺灣，才發現巨大的文化差異和語

言溝通問題，讓她難以忍受，尤其篤信臺灣傳統信仰的

夫家不讓她上教堂，姬瑪只能在房間裡大哭禱告，「老

天爺，請你原諒我，我兩邊都有拜啊！」先生是家中備受

寵愛的么子，脾氣不好，但他非常愛姬瑪，從不會對她

動粗，卻也因為害怕失去她而嚴格管制她的生活。「婆

婆說，就算菲律賓的海枯了，我先生也會爬去找我，他就

是這麼愛我。他怕我學壞，不讓我學中文、也不能交朋友，

我覺得自己像受困的青蛙。他也不讓我工作，說娶我是

老婆、不是移工，要多少錢他給我。」姬瑪的先生說到做

到，讓姬瑪在菲律賓買房買地，照顧姊妹都念到大學畢

業，甚至能接濟當年欺負她的那些人，連她大學時幫傭

睡地板的房子都買下來改建，繼續提供那位表姊住，而

她曾要被「送」給阿姨，現在阿姨家道中落，孩子都住在

姬瑪的房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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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黃姬瑪、秘書室科員 柯元蘋

向新幸福
來自菲律賓的黃姬瑪，帶著親切的笑靨，在臺北市的聖多福天主堂服務新住民。

姬瑪說，能夠服務新住民，讓她從憂鬱的谷底走向幸福的大道：「有許多先生

不會說菲律賓話，來請我幫忙和妻子溝通，我看見自己幫助了一個又一個家庭，

真的好開心！」但姬瑪也不是一嫁來臺灣，就過著順遂的生活，且讓我們聽聽

姬瑪和妹妹蘭茜的故事…

黃姬瑪（左 1）一家人。

菲

黃姬瑪（左）和妹妹莊蘭茜（右）在臺灣認真扎根生活，
「菲」向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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